
我的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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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留學及日本教書的十年間，間斷陸續的，或藉由同事間的討論、或與學生

們互動，讓我從「聽過」與「知道」博雅 (liberal arts) 這個名詞，到「認識」

與「見識」了博雅。2010 年，回來台灣一年後，幾個財政系二年級修習財政學

的學生，讓我發現了指南山下的博雅實驗。好個錢致榕！在百足已僵的台灣高教

體系下，尤其選在政大這個背負著沉重包袱的學校來啟蒙台灣的博雅教育，沒有

一個「世界級的傻瓜」還真不行。我也傻，但是不夠傻、傻的不夠格、膽子又小。

現在只能期待錢老師「繼續傻下去」，可別突然「聰明」起來了。 

 
清楚的記得那幾個博雅孩子找我指導論文的場景：靦腆的妏蓁，一邊向丈二金鋼

摸不著頭緒的我解釋博雅書院是什麼，一邊鼓起勇氣告訴我來找我的目的；而一

旁看熱鬧似得、忍俊不禁的宜儒，當然幫不了什麼忙；嚴肅的肇翔，認真的態度

讓我比他更緊張；頑皮的鍾愛則是收起了上課時總是掛著的酒窩，憤憤的訴說著

她被其他老師們拒絕的不平。四年了，除了鍾愛去了獅子城接受天降大任前的磨

練外，其他三個孩子，不放手也由不得我了。 

 
教書十一個年頭了，山終究是山。當老師的心態，從一開始的「心虛」，轉變為

中間階段的「懷疑」，現在則是越來越清楚自己在幹嘛。但是，弄清楚自己在幹

嘛後，心又虛了起來，而且還多了幾分「緊張」。總是覺得，課越來越難上，尤

其是新學年一開始面對初次見面的學生，那隻在胃裡翅膀張張合合的蝴蝶，動作

越來越劇烈。財政學的第一堂課，面對學生，我總是拋出：「為什麼要有政府？」

這個議題；站上講台上，聽著七嘴八舌來自台下的聲音，我不斷自問的是：「大

學教育要幹嘛？」、「要這些孩子們坐在下面幹嘛？」我的專業不是教育學，沒有

能力從教育學理的觀點辯證，但既然身為大學教授，總有自己的想法。同時也是

一個七歲小女孩的父親的我，看著她熟睡的臉龐、聽著她勻稱的呼吸聲，我可以

確定我的答案。 

 
大學教育與其他的教育本質沒兩樣—培育具有完整人格的人；大學教育與其他的

教育不同的是—它是在教育的最後階段，雕琢修綴完成人格的中心思想。這個中

心思想必須具備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independent thinking)、邏輯與理性辯證的

能力 (logical reasoning)、以及預見、面對、與解決問題 (problem solving) 的
能力。具備了這樣的中心思想，你可以不需要忙於應付變化萬千的經濟活動，而

是使其他的人忙於應付你所引領的風騷；你可以不用追隨最頂尖的研究，而是不

斷的拓展所屬領域的疆界；你可以不侷限在別人定義的框架下思考，而是打造屬

於你的框架。 

 



孩子們，如果你來大學是要求得可以讓你在職場搶手的一技之長，那你注定要失

望。大學教育無法提供你應付多變的經濟活動所需的專業技術，即便招生廣告中

總是可以看到這些不負責任的宣傳。大學課堂通常不會、也不應該用於教導那些

滿腦子獲利率與股價的大老闆們，齜牙裂嘴、口口聲聲所要求的—大學教育必須

與實際應用接軌—的那套玩意兒，因為即便課堂上學習了當下職場最熱門的技術，

等你畢業後，往往早已派不上用場。果真要順大老闆們之意而行，唯有將「教育

部」改隸「勞動力發展署」、「大學」更名為「職業訓練所」，而全國前一百五十

大企業 CEO 們則各兼任一所「訓練所所長」。 

 
情何以堪的是，學界還有人呼應，師出有名的以此為由大談高教改革。原則可以

有例外，但不能一再被放棄；理想可能無法達成，但不能沒有。大學教育再繼續

自甘墮落、自取其辱下去，站在講台上的我，終將無顏面對台下的孩子們。對於

象牙塔外的台灣社會，我想套用 John F. Kennedy 的邏輯說句話：不要問孩子們

未來能做什麼，問你自己現在能為他們做什麼。不要趾高氣揚的把你想要的硬塞

給孩子們，請你讓他們自己挑選；不要自以為是的告訴孩子們應該要學什麼，請

你讓他們自己決定。 

 
孩子們，如果你不知道來大學要幹嘛，那大學教育很可能會讓你迷惘，因為很快

的你就會發現圖書館裡汗牛充棟的書籍，每一本都大有道理。不能使書本為你所

用，那你就很有可能坐困於書本與教條所成的桎梏裡。我不相信「書到用時方恨

少」，因為從經驗來看，往往是「恨你時到不用書」。大學教育無法引領你站在科

學研究的最前端，因為沒有教授可以定義一個領域的界線。大學教育並沒有致力

於教你發掘問題，因為問題往往是在教科書的框架中明白清楚定義好的，而且書

商們還附上了不錯的答案。 

 
加入錢老師的博雅計劃快三年了，始終讓我念茲在茲的是「博雅」到底是什麼？

如果三年前錢老師在電話中向我解釋了他的博雅，我想我會很客氣的婉拒他的邀

約。三年來我也謝謝錢老師從來不曾試圖向我解釋他的博雅是什麼，甚至在導師

沙龍時間坦率的告訴所有導師們，再多的物理與數學，他也沒有能耐把博雅「寫

下來」。我的「博」再清楚不過了，它就是那個完整人格的中心思想。我的「雅」

很抽象，是一種氣質。它是科學應該要有的對人類社會以及所處環境的關懷，發

自內心、渾然天成，以美的方式呈現。我不敢再寫下去，深怕我笨拙愚蠢的文字

與矯情做作的語法，褻瀆了它。須知道：「有博不能沒有雅，要雅怎能不博。」 


